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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回  借公報私當場點眼　撫棺痛哭別有傷心

　　話說餘寶光見過了思中丞，得意洋洋回到公館。換了便服，便把起初號房怎樣不肯拿手本上去，巡捕又怎樣的刁難，自己又怎

樣的耐著性兒，磨到極頂，方才見了思中丞。說得怎樣的投機，從頭至尾與他太太說了一遍。他那太太自然替他高興。但是這餘寶

光的歷史，前回書已經表明過的，不是靠著他外公養活成人，偷填官照，在上海姘識這位太太，方成全得這個六品前程？他的祖宗

三代，問他自己也怕交代不出。就是當初填寫官照的時候，依著葫蘆畫瓢，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罷了。如今他偏說是他祖宗有留傳

下來的鼻煙，又是那裡來的呢？他那太太就抱怨他不該對著撫台說假話，倘若一時送不出來，豈不是弄巧成拙？餘寶光道：「哄嚇

詐騙四個字，是我們做官的四字真言，缺少一個字，這玩意兒就玩不圓了。你終日在家裡，除了穿點、戴點、吃點、喝點之外，那

裡懂得世界上的事情。我既然在撫檯面前說是有祖宗留傳的鼻煙，我自然會找出了祖宗的鼻煙來。你真是彈著琵琶落淚，替古人擔

的什麼憂！」 夫妻二人閒談一回，寶光便出去做自己的正事。　　「勢利」二字原本出自官場。思中丞自到蘇州撫台任來，從沒有
多見客。即或見客也不過是場面上。這一兩個人頭見那日轅抄上，忽然登上試用通判餘寶光稟見，便哄動了這些候補老爺。紛紛猜

議餘寶光定有大來頭，如不然，平空白地中丞會見他呢？於是大家都要想來聯絡寶光，通通聲氣。從此餘公館的門口就不是早先那

樣冷清清的樣兒，車馬冠蓋，鬧得個宅門如市。寶光投其所好，便要在這交際場中物色那祖宗留傳的鼻煙。常言道：上有天堂，下

有蘇杭。像天堂的地方還有什麼物色不到的東西？寶光又不惜工本，不上十天半月，居然在一家舊族物色出一對大金花。嚐嚐味

兒，與那日思中丞聞的一色一樣，議定價值，買它過手，加意地裝璜，便認為祖宗留傳遺物。著書的寫到此處，想起山西省一位旗

下方伯，最講究聞鼻煙。同寅屬下無論餽送什麼金珠古玩，他一概不受，如有好鼻煙，送他就是一瓶半瓶，他卻視為珙璧。這位方

伯性極廉介，從不肯白受屬下的餽送，必要一個相當的酬報。可謂上之所好，下必甚焉。暮夜苞苴，公行大道。一時差缺，大半作

為鼻煙的酬報。只有一個陳縣丞，本是桂林世家。因家道中落，捐了一個縣丞，補了實缺。坐了兩年，省吃儉用，日子到也過得過

去。因為是個大家出身，志大心大，終不肯久屈下位。況且與知縣同城，衙門只隔一牆，看見知縣收漕徵稅，雪白的銀子抬出抬

進，豈有不眼紅心熱的！一心一念總要做一任正印官，才遂心願。但是沒有這一注過知縣班的款項，也只好留以有待。有一日，在

知縣的簽押房裡談間，瞥眼看見書架角上放著一個玻璃方瓶，裡面裝著黑而且黃的物事。陳縣丞是留心時事的，回眼望著知縣道：

「堂翁這書架角上一納子鼻煙，是新買的嗎？」 知縣道：「兄弟那裡有閒錢去買這些廢物，不知幾時翻騰出來的，還是先世留下
的。閣下問他幹什麼？」 陳縣丞道：「不瞞堂翁，晚生平生什麼煙全不沾，只這鼻煙一樣，從小兒聞慣了的，總覺離不開。這兩天
存的聞完了，新的沒買來，忽然看了煙，覺著鼻孔裡癢癢，似乎有點像發鴉片煙癮的樣子。」 說著便笑個不止。知縣道：「既是閣
下賞識他，兄弟放著也沒用處。」 返身伸手在書架角上將一瓶鼻煙拿過來，遞給陳縣丞說：「閣下不嫌棄，請帶回去用罷。」陳縣
丞趕緊起身接過來，掀開塞子，略微挑了一些，在桌上，用中指拈著鼻上聞了一聞。故意說道：「味道很好，可惜霉了一點。然還

將就可以聞得。」 謝了知縣，帶回自家衙門。在鼻子上又細加評品，其味酸而帶羶，無一點躁氣，確是最上上品。用乾布把玻璃瓶
揩抹乾淨，又用紅紙包好。便向知縣求了一件差事，借著名目進了省城。在藩台衙門稟了到，找著執帖門上，花了十串錢的門包，

求他把這瓶鼻煙送進大人。那執帖大爺接過手，打開包一看，只見大半瓶煙，臉上顯出有些不願意拿進去的樣子。經不住陳縣丞左

一央求，右一哀告，又看這十串錢的面上，好在大人常說的：「是好東西，不能夠多得。」或者他這半納子煙果是好東西，合老爺

子式，也不可知。恰好有一件事要上去回，便順帶上去。藩台大人視是鼻煙如性命一樣的，見了鼻煙天大的事都不管了。叫：「快

打開包來看。」 一見是個四兩納子描著金花，裡面裝著只有六成煙。像水沉香色，先哈哈地笑道：「好陳東西。」 即把紮口的紅
絨解脫，拔去塞子，挑出二撮在煙碟上，細細地一聞，又把桌上擺的幾隻壺兒裡的煙撮出二種，比較著在鼻子上聞一回，評一回，

望著執帖門上說：「這那裡來的？真是上品。咱們這幾種煙全趕不上這味兒。」執帖門上回道：「是陳縣丞孝敬老爺的。」藩台

道：「你去問他，這煙是那裡謀來的，還是家藏的？」 執帖門上下去問了陳縣丞，上來說道：「陳縣丞說：他一個區區磕頭蟲那裡
還有什麼家藏，這煙是那知縣家藏的，他曉得老爺到處物色鼻煙，他問那知縣買了來孝敬老爺。陳縣丞又說：他並分別不出煙的好

壞來，不過看著顏色似乎不是現在的東西，冒昧呈上來，老爺嘗不中，丟開結了。」 方伯道：「 難為他留心，這煙現在花了錢都
買不出的。難為他曉得我講究這煙，那知縣難到不曉得我要物色陳煙嗎？家裡現成有的，都捨不得讓給咱們一點，還要陳縣丞問他

買了來，咱可白栽培他了。你再去問陳縣丞花了多少錢，叫帳房裡還人家。他一個佐雜，可憐幾兩七折八扣廉俸銀子，靠著養家活

口。咱們生受他的，心也不安。」執帖門上道：「陳縣丞再三向奴才說，這半納子煙孝敬老爺，實在褻瀆得很，老爺要賞還他的

價，他怎麼敢領？老爺要可憐他，隨便什麼時候栽培一下，他就今生吃著不盡了。」方伯點點頭，頗以此話為然。便吩咐叫他公事

辦完快些回去，地方要緊，不要盡在省城耽擱。執帖的照著傳諭了陳縣丞。過了幾天，縣裡出了一樁不相干的案子被人上控，方伯

便借著這個上控，把知縣撤任，就委了陳縣丞就近代理，收了個全漕。閒話少敘，言歸正傳。

　　餘寶光自物色得了兩瓶鼻煙，加意地裝璜，外面做了黃緞子繡花棉套，一層一層包裹熨貼，叫了貼心家人拿著手本送到院上

去。指望這寶一定打著了孤釘。誰知天下的事是萬萬不能叫人料得著。一霎時家人回來說：「是巡捕盧大老爺說：大人向來不收屬

員的餽送，不便往上拿，叫原物帶轉。又說如一定要送，請老爺親自過去一趟。」 寶光聞聽盧巡捕話中有話，未曾不明白。但是我
是內線走好了的，還怕他刁難我！說著便叫家人僱好轎夫，帶著鼻煙親自來到巡捕房。見了盧巡捕。盧巡捕接待進去很似親熱，格

外要扯交情。寶光便說：「這一匣鼻煙是大人當面吩咐兄弟辦的，好不容易今日方才辦到。請老兄替呈進去，兄弟好銷差。」 盧巡
捕用眼睛只朝著寶光臉上望了又望，說道：「這匣子裡光是鼻煙嗎？如夾著別樣，是不好往裡送的。將來有什麼笑話，兄弟可擔不

起。潤翁須自己斟酌，大家都是同寅，不要怪兄弟沒有照應。」寶光明明猜著盧巡捕想他個一百八十的門包，故意地裝作糊塗，硬

不買賬。說：「是老兄能替兄弟進呈上去就費神不了。如若老兄不能替兄弟進呈上去，也只好改日等大人問起來的時候，兄弟當面

回罷了。」 盧巡捕見他不認這筆賬，也就懶得再去向他糾纏，好在權操在我，那時鬧出笑話來，叫做木匠做枷自作自受，誰也怪不
得誰。便悻悻地拿著鼻煙匣子說：「潤翁，且在官廳候著罷。」 一直地進宅門，向簽押房走來。正正思中丞坐在椅子上看公事，盧
巡捕走上去回道：「餘倅寶光稟知奉大人面諭，鼻煙辦來了。」 一隻手便把鼻煙匣子放在桌上。思中丞向來不用門上，凡有投遞公
文信件均是巡捕當面呈交開折。盧巡捕照著例規就在桌上把包封折開，拆出一隻四方金漆嵌螺小匣子。上面紅絨綆子，係著一個賽

銀白銅小洋鎖匙，匣口上釘著一隻玲瓏剔透的小蝴蝶。將蝴蝶翅膀推開，現出鎖門。對上鑰匙向右一旋，叮噹一響鎖簧便開。匣內

四面用五色印花洋綢裱糊，中間嵌放一對金花玻璃瓶子，金光奪目。盧巡捕雙手取出遞給思中丞。思中丞不住口稱贊：「好體面裝

璜。這是講究人玩的東西，外行不能這樣考究。這鼻煙最難收拾，乾又乾不得，潮又潮不得，玻璃瓶最易起燥，內裡用了金托子就

滋潤了。這是金生水的道理。裝璜雖然如此考究，可不知味兒怎麼著呢？」正要動手打開瓶子，盧巡捕把那空匣子底子朝天翻轉過

兒一倒。這一倒，可把個餘寶光倒送終了。你當何事？原來餘寶光借送鼻煙為名，早在匣子底下夾了三千兩一張的元豐紅票。若是

在巡捕房裡講通過了，那巡捕就原封不動地庋在大人簽押桌上。寶光仗著有來路，一毛不拔。盧巡捕要顯點手段出來與大家同寅看

看，故意地公事公辦，把這一張紅票敲落在桌上，湊近上去使大人看見。思中丞卻忙著開煙瓶子去，不來看他。盧巡捕道：「回大

人，還有元豐三千銀子一張的票子，請大人過目。」 思中丞登時倒豎雙眉喊道：「那裡來的？」 盧巡捕道：「 在鼻煙匣子底下倒
出來的。想是餘倅預備孝敬大人的了。」 思中丞罵道：「 混帳！你當了這麼久的差，難道還不知道嗎？誰敢孝敬我的東西？就是
這鼻煙，我原吩咐餘倅買成多少銀子，在賬房裡領價。怎麼他大膽，敢借著買鼻煙名目前來嘗試。真是膽大妄為，這還了得！快把

這鼻煙同票子一齊發還他去。」 一面吩咐請司道上院，這樣不顧廉恥的衣冠敗類還不該參辦嗎？」 盧巡捕道：「這是餘倅荒唐，



請大人暫息雷霆。等巡捕下去傳諭，嚴嚴地申飭他一頓，教他以後不可再這樣冒失，免得張揚出去，彼此不好聽。還求大人恩典，

保全餘倅的名譽。」 說了又請了一安，代餘寶光邀恩。思中丞因受了人的囑托，又見餘寶光一表人才，正好借水行船。誰料被盧巡
捕從中打出這個岔來，心中又恨又氣，又說不出口來，只有硬著說幾句官話。盧巡捕是近水知魚性，依山識鳥音，摸慣了思中丞性

兒，故意迎合著說了幾句岔開。思中丞捻著鬍鬚說：「就是這樣，你得切切實實教訓他，要他知過必改。今日遇在我屬下可以寬容

他，若是遇見別位鋒利中丞，他 可 經 受 不 起了。」盧巡捕「咂，咂」地應聲退出簽押房。走出宅門，便提著嗓子叫號房：「大人
吩咐，請司道大人傳首府三縣，立刻上院，招呼餘寶光不要走。」 一手端著鼻煙匣子踏進巡捕房，往桌上一摜，揭去大帽。早有家
人接了過去，擰上手巾來揩臉，氣鼓鼓地坐在當中一把太師椅上，說道：「今天那一門的晦氣。」且說餘寶光獨自一個坐在官廳裡

面心花怒放，想道：「思中丞見了這兩瓶鼻煙，不知要怎樣高興呢！他要一高興，我的差委就八九不離十了。」 自思自想，正在出
神，忽聽喊叫號房請司道上院。怦然一動：不要是馬上就要委我的差事，好不快活。又聽見「 傳首府三縣並招呼餘寶光不要走」
的幾句，又怦然動起心來。不要弄糟糕了，趕急叫家人在巡捕房去探聽一聲，請司道是什麼事？家人往巡捕房口東張西望，只見盧

巡捕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語的罵人，滿臉堆著怒容，一群家人都圍著站在旁邊，一些也探聽不得。縮回官廳，把情形告訴寶光。寶光

罵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！這點事都辦不來，等老爺自己去。」 便由官廳踱到巡捕房，跨進門限，只見桌子邊上歪扭七八放著一件觸
目驚心、加意裝璜的鼻煙匣。盧巡捕皺著眉毛，瞪著眼睛，見餘寶光進來，身也不抬，頭也不點。寶光此時心裡也有點明白這事，

不知不覺渾身發起抖來，上下的牙齒彼此敲擊起來，三魂七魄悠悠地要由腦袋頂上直衝出來。神不自主，出又不是，進又不是，矗

在房門口，好像一個像生人兒。還是柴巡捕在煙榻上欠身起來，叫聲：「潤翁，請這邊坐。」 盧巡捕又在那裡問號房：「司道大人
請去了沒有？」 餘寶光心裡又是一跳，柴巡捕還站著讓坐。餘寶光搭訕著進來，在煙榻上坐下。屏聲息氣無一句話說。柴巡捕望著
餘寶光這副形情，卻也可憐，想起初進來那種趾高氣揚卻又可氣，便叫盧巡捕道：「伙計這是怎麼辦？大家都是同寅，你把頭緒告

訴餘潤翁，也好請他預備，免得臨時沒有對付。」 盧巡捕道：「 我先前怎麼交代過的？潤翁還當我是壞人，現在鬧糟糕了，可怪
不得我。老頭子氣得了不得。吩咐請司道府縣立刻上院。這事提起千金，放下四兩。潤翁能有膽量做這事，想必就有能耐去對付，

叫我怎麼著。」 餘寶光聽著句句挖心，事到其間，深悔不該貪小，省一注門包，鬧出大亂子。現在無有別法，只有解鈴還是繫鈴
人。哀告柴巡捕，求盧巡捕替他挽回挽回，顧全眼前體面。盧柴二人乃是向來變慣了這宗戲法，一板一眼扣得滿准。餘寶光騎在老

虎背上，下來不得。惟有聽他二人擺佈，磕頭請安百般下禮，盧巡捕仍故意地刁難。千推萬諉做出許多神頭鬼腦，大言炎炎，嚇得

餘寶光像個落水雞子。柴巡捕做好做歹，盧巡捕方才答應：「姑且上去碰碰看，盡我們同寅之誼。我總盡心竭力地代潤翁苦求。恩

典在上頭，運氣在閣下，求不下來也就無法了。」 餘寶光感激不盡道：「如承老兄情能婉為解說，總可回天之怒。」 盧巡捕復戴
上帽子出來，鬼算一回，見了柴巡捕說：「 我說不行，何苦怨我呢！」 柴巡捕說：「 你上去這大半天才下來，未必一點彎沒有
轉，虧你還好意思來抱怨人。」 一個餘寶光在旁邊聽見盧巡捕沒有邀下恩來，又急得手足如冰，汗流浹背。生怕司道府縣一到，有
別的什麼下不去。苦嘴苦臉央求盧柴二人。盧巡捕今天也把餘寶光戲弄夠了，看他苦嘴苦臉那副下作神情，不由得噗嗤一笑，道：

「餘潤翁今天可苦了我了。剛才上去，老頭子還催著叫快請司道府縣，是我說了幾幾多好話，頭也碰腫了，腿也彎酸了，老頭子方

才有些活動。我說這兩瓶煙並不是餘倅親手裝的，不知裝的人怎樣糊糊塗塗，把一張廢銀票當作紙來墊了底子。餘倅失於檢察，也

是難辭其咎。大人在蘇州的聲名，誰人不曉？他怎敢來嘗試大人。並非卑職替餘倅申辯，其實是這個情形，說要求大人開恩。老頭

子想了半天，說我不知得了你多少錢，會替你來搗鬼。柴伙計，你說冤枉不冤枉？」 柴巡捕道：「 咱們為朋友，就是受點冤枉也
沒話說。你說後來怎樣的吩咐？」 盧巡捕說：「後來老頭子說：『我向來不為已甚。既是內中有這樣緣故，也全不能怪他。但他糊
塗二字終不能免，這樣糊塗人委了缺出去，將來不要誤盡地方嗎？』 我聽到老頭子這兩句話，寒毛又有些倒豎起來，趕緊接口過去
說：餘倅那人也不是十分糊塗的，不過這件事是出於要好太切，自己不放心自己，假手於人，誰個錯誤？若早料得也就不假手於

人，這是他過於要好的壞處。老頭子方轉過這臉來說：『我絕不肯要顯自己的清廉，拿人家功名過不去。』 我這時才放下心來。大
約沒有什麼大要緊了，頂多得了風流處分罷了。」 餘寶光千恩萬謝地不離口。盧巡捕說：「潤翁把這一匣子煙同這三千兩的銀票就
請帶回府，該還人家。以後可不要！」 便頓住口不說。餘寶光道：「種種蒙情，兄弟是知恩必報的。」盧巡捕道：「這是大家的交
情，潤翁如此說，我可不敢當。」又向著柴巡捕說了些取瑟而歌話的話，餘寶光坐不住了，便興辭出來。後來伍方伯護院年終甄別

用了，工於鑽營四個字終了餘寶光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　　且說思中丞每天公事看完，風雨無阻，必要上會館去敘天倫之樂的。鬧得滿城風雨，舉國皆知。就連那位制軍與夫人耳朵裡頭

也刮著些風聲。不過在他們仕宦人家，惟恐鬧穿了，難以為情。暫且裝聾做瞎，打算制軍病輕一些離開蘇州，也就算了。獨有思中

丞自以為做得慎密，無人得知，仍是天天往來不斷。制軍夫人卻暗加防範了許多。這日活該有事，制軍的夫人受了些感冒，用過晚

飯回房休息。制軍要姨奶奶來陪伴，叫老婆子去了半天沒見人來。在牀上等得不耐煩起來，就扯著喉嚨叫開了。驚動他的夫人，聽

見老爺大呼小喚，便翻身起來，問小丫頭：「老爺叫喚什麼？」 小丫頭道：「聽見張媽說，老爺叫姨奶奶，找了半天，不知道姨奶
上那裡去了？八分是老爺等得不耐煩，自己喊呢。」 夫人連忙問二爺走了沒，小丫頭道：「二爺吃完飯，究沒看見，大約是回去
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出去查看查看。」小丫頭答應去了。夫人又喚貼身一個姓祝的老婆子來說：「老祝，我今天因為有點不舒服，

大意了一點，沒有防得，到就不見了。沒有別地方去，你趕快到西院子那些什麼四方亭船廳上去，包管一找就著。」祝媽笑著往西

院子走去。小丫頭由外面跑進來說：「二爺的轎子還擱在轎廳上呢！火把烘烘的，多少人都伺候著二爺呢。」 夫人點頭不語。祝媽
躡手躡腳，癟著嘴走近夫人身邊，靠著耳朵咕噥個不了。只見夫人臉上猶如貼上一張白皮紙，氣得發抖，伸腳下牀，趿著鞋子，在

衣架上取了一件長衫披在身上，也不叫人，一手扣著鈕子，一腳踏出房去，徑向西院子那邊小門走去。祝媽同小丫頭跟著後面走

來。夫人走至耳門口，便不踏出門限，閃身站在黑暗地方，反背著手，歪著頭向外去聽。有極膩極低聲音同輕輕的腳步聲由西院出

來。走近耳門口，又有一種不堪入耳的聲浪。那一個腳步聲就由甬道一直走了出去，一個窈窕影子閃進耳門，飛向上房走去。夫人

躲在黑暗地方看得明白是那人。趕著後頭，去伸手向前扭住那根黑而且亮的毛鬆鬆的辮子，兜過頭來，一連幾個嘴巴。罵道：「騷

狐狸，你還有臉跑進來！」嚇得這如花似朵，巫山行雨歸來的神女不提防半路上遇見了兇煞，猛然看見是夫人抓住了帽辮，便拼命

地掙脫，一溜煙回到自家臥房。心裡還不住地似小鹿兒跳個不止。關上房門，坐著出了一回神。想起從前在天津堂子裡的時候，何

等逍遙自在。自從贖身出來，拘拘束束、沒有自由過一天。好容易得了多情多義的二爺，貼心貼己。雖然說是露水姻緣，卻也勝過

那天生佳偶。只恨生成薄命，由愛生魔。忽被母夜叉撞破，敲辱一頓。原是自己事情做錯，怨不得人家。然木已成舟，悔不轉來。

公館中上上下下，許多家人、老婆子，明天傳揚出來，叫我怎樣為人？思來想去，越想越不是計。窗外忽然一陣冷風吹著身上，打

一個寒噤，毛骨眼覺得一根一根豎起來。桌上的洋燈來被這陣風也吹得要明不滅。幾隻玻璃花插內花的影子顫搖搖地在窗帷上亂

晃。牆上掛著一面油畫小照，像對著自己要哭出的樣子的。其實那畫兒上的像怎麼會能對著人要哭，都是人想入魔道，故有這些現

象。若照舊套頭小說上做來，必定有什麼鬼魂出現，要尋找替代，種種的不經之談了。

　　且說這位制軍姨奶奶一時羞憤難忍，斬釘截鐵，拿定主意，便在項上解下了圍頸一條繡花湖縐手巾，縛在牀架子上，結好連環

圈，從從容容把這搓玉粉頸承接在連環圈內。三魂渺渺，七魄悠悠，徑向極樂世界去了。等到第二日，老婆子推門進來掃地，看見

牀架子上直挺挺掛著個人，嚇得亂叫。丫頭老婆一哄進去，走近去看，才知道是姨奶奶。慌慌忙忙去報知夫人說：「是姨奶奶，不

知道幾莫時，在牀架上上了弔。」夫人聞報並不驚惶，冷笑一聲道：「 他到爽快。」吩咐祝媽叫袁忠去稟知二爺：「請那邊派人來
收殮，咱們可不能管。」祝媽看夫人神色不敢多說，去到門房照樣傳知袁忠，去報知二爺。

　　且說思中丞那夜由會館回到衙門，潦草看覺了些公事。得五心煩燥，放下公事，便在簽押房脫去衣服上牀獨宿。捱著枕頭翻來

覆去，神魂不定，總是睡不著。聽大堂上更鼓轉了五下，才朦朧睡去。彷彿在會館西院子船廳上，一人獨坐，見冰梅窗外，一個絕



色美人咬緊牙齒指著他，欲言不言的神情。思中丞想西院子哪裡有這麼一個人呢？好不希奇。忽然「 砰」 的一聲天明炮響，驚醒
了，方知是夢。轉身過去，愈加困倦，又復了一覺。起來洗臉，用過點心，盧巡捕進來稟知：「兩湖會館今天午時劉大人開追悼

會，請大人主祭。」思中丞說：「 知道了。」 盧巡捕退出來。袁忠便走進去，請了安，垂手站著。思中丞見袁忠走來，倒吃一
驚。說：「你來有什麼事？」 袁忠說：「夫人請二爺過去。」 思中丞道：「早半上有什麼事？到午上我要上兩湖會館，下半晌就
來。」袁忠說：「恐怕等不到下半晌。」 思中丞道：「 不要是大爺又怎麼樣了？」 袁忠道：「 老爺不怎麼樣。」 思中丞道：「大
爺既不怎樣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」袁忠道：「是姨奶奶昨日晚上吊死了，夫人叫奴才來請二爺過去收殮，老爺還不知道。」 思
中丞一句話沒有。上氣接不著下氣，只是倒抽。說：「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快回去回上夫人，我叫人過來辦就是。」 袁忠請
了安，各自回去。思中丞呆坐在椅子上想：她昨晚上送我到甬巷口，好好一個人，還叮囑我今日早點過去，怎麼一夜工夫平空地會

弔死了？不要是在西院子碰著了什麼邪氣不成？袁忠才說大爺還不知道，大奶奶叫他來請我過去收殮。他們那邊弔死人，怎麼要請

我去收殮？這話說得蹊蹺。莫非昨夜工夫鬧得太大了，被什麼人看破，說與大奶奶。她羞憤自盡也說不定。須得打聽明白，不要冒

失。弄得沒趣。」 便叫伺候簽押房的小恩子過去探聽，快來回信。小恩子去了回來，從頭一二地回復明白。思中丞不住歎息，流了
多少眼淚。事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，惟有自認晦氣。派了賬房師爺過會館去辦理喪事。囑咐只要辦得預貼，不論花錢多少，賬房師爺

領命而去。辦事的人就怕的是惜疼用錢。今日辦這事，思中丞當面說道只要辦得好，不惜銀錢，自然是八面俱到的。

　　且說思中丞派帳房師爺去後，神昏志惰，獨自吞聲忍淚，猶如萬箭鑽心，天大的事都無心去料理。等到十二點鐘，換了一套素

服，排齊儀仗，去到兩湖會館。一見新寧伯劉宮保的神位，便匍匐上前，放聲大哭。兩廂陪祭、司道、晉紳見思中丞如此傷心，都

也一齊落淚。直到下午三點鐘才止住哭聲。又與大眾述了些劉宮保的政事勛業，說得涕泣交流。還是陪賓再三地勸止：「中丞要保

重政躬，繼續宮保的政績。」思中丞勉強節哀，命駕回衙。各位你當思中丞真個是痛哭劉宮保嗎？思中丞其實不是痛哭劉宮保，不

過要借這光明磊落的勳臣，一個招魂幡來追悼那月下偷情離魂的倩女。當時，那如聾似瞽的官紳雖然全被他蒙過，經不住那冷眼旁

觀的，拿著透光鏡把他的五臟六腑、狗肺狼心都照了出來。有人做了一首樂府，題目是《 撫軍哀》，且待來請教諸公，在下背誦
出：

　　撫軍哀，撫軍哀，素車白馬長涕來。伏地哽咽不能道一字，屬吏愕貽同官猜。雲是新寧伯恩重等涓埃，今日數點知遇淚。生芻

一束酒一杯，孰知撫軍別！有傷心斷腸事。寶鏡易碎，玉玦摧。撫軍有兄為留守，養痾臥游來蘇台。後房姬妾分羅列，撫軍一見笑

口開。人道撫軍卻學陳平善盜嫂，我道撫軍幸有紅拂能愛才。將軍聞之怒如雷。紫霞一線，斷送玉容葬塵灰。吁嗟乎！將軍怒，撫

軍哀。

　　這首樂府流傳到今，便作了思中丞這一段故事的鐵案，非是白眼胡謅得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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